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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彝族诗人倮伍拉且以古朴的彝族文化为写作积淀，并藉由纯质真诚的诗意风格、理智透彻的诗作态度、质朴磅礴的诗

性抒发，塑造出众多风格各异的意象。探究其诗歌意象的，深入挖掘彝族文化中蕴藏的审美价值与精神内核。结合诗人创作

的年代背景与写作倾向，贯注其诗歌创作的历程，剖析出彝人潜意识中的生命意识，揭明彝人民族精神的符号体现与传统文化

的时代挑战，体察诗人故乡情思的艺术哲思，并指出诗人写作主题的审美移情和诗歌取向的审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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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Emblems in Luowu Laqie's Poetry
YE Junli1，LIU Jiayi2

（1.School of Culture and Media，Xichang University，Xichang，Sichuan 615022，China；
2.Fengming Middle School，Neijiang，Sichuan 641000，China）

Abstract:Building on the archaic Yi culture，Yi poet Luowu Laqie creates many cultural emblems in his poems with inno⁃
cent and sincere style，thorough and composed perspective，and epic and simplified expressions. This paper aims to probe
into the aesthetic value and spiritual core in the Yi culture through the study of his poems. Taking the poems' background
and the poet's creating intention into consideration，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the poems'production in order to
abstract the awareness of life hidden in the subconsciousness of Yi people，demonstrate their spiritual symbols and mod⁃
ern challenges against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s，express the poet's nostalgic feelings about Yi hometown，and point out
the emotional connotation of the topics and the aesthetic practice in his po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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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80年代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大凉山彝

族现代诗人，倮伍拉且是其中极为踊跃且具有象征

意义的，堪称彝族现代诗歌的拓荒者与筑基者。倮

伍拉且，又名伍耀辉，自 1983年进行诗歌创作以来，

先后出版了《绕山的游云》《大自然与我们》《诗歌图

腾》《大凉山抒情诗》《倮伍拉且诗歌选》《大凉山，我

只能在你的怀抱里欢笑、哭泣和歌唱》《大山大水及

其变奏》等诗集。其组诗《大凉山抒情》、诗集《绕山

的游云》《大自然与我们》分获第三、四、五届全国少

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诗歌图腾》获得第三届

“四川省文学奖”“四川省优秀图书奖”等。

意象无论是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一个重

要美学范畴，还是作为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一个重

要诗学范畴，都是构成诗歌内容与框架的重要组成

部分。纵览倮伍拉且的诗歌作品，诗歌的内容和内

涵赋予意象以复杂多样的身份类别，如自然风物意

象、动植物意象、民族图腾意象、人文生活意象、人

物意象等等。他对意象的运用和构造从来不单单

服务于主观情感和思想情绪，更多的是将接受客体

的视线转移到意象本身以及写作主体表达的内容

上，创造出有丰富内蕴的具体意象。神秘幽远、深

沉忧虑、怅然失落、恍惚恐惧、多情浪漫、悠然自得

乃至欢欣雀跃等等，其诗的每一面都恰如其分。

倮伍拉且将彝族生活体悟式的物象谱写进笔

下的诗歌世界中，赋予意象以抽象性、丰富性旨趣，

在传达民族文化精神同日益现代化、全球化的现世

相碰撞时产生的焦虑感和孤独感的同时，使其诗歌

意象蕴含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民族精神的延续

doi：10. 16104/j. issn. 1673⁃1883. 2022. 04. 017

收稿日期：2022-03-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当代彝族诗学体系构建及其与汉语诗学融合发展研究（22XJA751004）。

作者简介：叶俊莉（1973-），女，四川西昌人，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诗歌理论。



第 4期 叶俊莉，刘嘉宜：倮伍拉且诗歌意象的文化内蕴

与反思、传统与现实的割裂与统一、对故土家园的

眷恋、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人性复杂的正视等丰

富的文化精神。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自古以来，人类就意识到应把“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作为种族生存生活，乃至发展繁衍的准则和

规律。《庄子》一书中曾载孔子言：“有人，天也；有

天，亦天也。”［1］人是遵循自然之理孕育而生的，天亦

是如此，也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思想。老子在

《道德经》中也提出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2］这世间生命种种运动，都有其规律，而最

终支配一切的则是自然之性。古时的思想家们强

调的是人类对自然的依存关系，遵循自然之法，方

能活得长久顺遂。西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提出

过“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

物”这样的观点。这些论述无不强调着人与自然的

紧密联系，两者不是简单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

而是相互作用的共生关系。

倮伍拉且的诗歌创作，承袭中西双方对自然与

人类关系的探究与求索，贯穿彝汉两族文化的交流

与合作，结合诗中大量的自然风物意象与动植物意

象等，阐发了诗人对两者关系的独立思考与因其涌

现的生命意识。

在《大自然与我们》中，倮伍拉且将个体感悟到

的哲学情思用文字阐述出来，以理性的思维探索自

然与人类关系的认知变化：运用极为简单干练的自

然风物意象，如“白云”“夕阳”“月亮”“蓝天”，将接

受客体直接引入自然与人类关系的思考当中。诗

人利用段落更迭，赋予诗歌以时空交错之感，表面

以时间顺序为线索抒发诗人对人类与自然关系变

化的畅想，实则从动态结构出发，理清人类对自身

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的更新。随着文字的深入，倮伍

拉且的视角从表达对故土大凉山的思念，转向人类

与自然关系的探讨追寻中。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变

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主人”到“客人”再到“陌生

人”，诗人逐渐认识到人类在自然生态圈中地位的

渺小，人类只是偌大自然界中的一部分。

在倮伍拉且的诗歌中，我们能够体悟到诗人对

自然与人类关系认识的深化，并借由多种意象的交

织，激发出蕴藏在彝族文化深处蓬勃的生命意识。

在诗《等待》中，等待是持续性的静态运动衔接

间断性的动态行为，“太阳”升起落下的运动，“月

圆”和“月缺”的平衡，“种”的人类季节行为，“雪”与

“雨”的气象变化，“火焰”带来死亡的宁静，“神灵”

指引灵魂的归地“莫木扑古”。《等待》的意象种类之

丰富，包括有自然风物意象、人文生活意象与民族

图腾意象。“太阳”“月圆”“月缺”“雪”和“雨”的自然

风物意象，给诗歌带来了秩序的稳定，万物有其变

化的规律和存在的位置和意义。“种”的出现表面是

以“春天”和“秋天”的季节交替实现的，理论上应聚

焦在自然风物意象的“春天”和“秋天”，实际上“种”

的动作逻辑实则是人文生活意象的产物，代表了诗

人内心深处对生命的渴望与生存的意志，诗人对生

命的感慨溢于言表。“火焰”“神灵”和“莫木扑古”则

是典型的民族图腾意象，民族意志中因对自然的崇

拜赋予了“火焰”以燃烧一切的权力和象征，“火焰”

给予死亡以永恒的安宁——“莫木扑古”，这是一个

彝族诗人对死亡的敬礼。《等待》在生死交错间，最

终回归安宁和谐的幸福。

《灵魂的居所》，如同“盖亚假说”中认为的地球

是一个巨大的有机生命体，诗人将“植物的根须”作

为一切的本源，认为它是生命乃至生命过程中最本

质的意义。诗人将宇宙万物联系在一起，力图构建

平行时空，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与“恐龙”交汇，

展示出诗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独特理解，同时也表

达了诗人将人类灵魂的归宿与万物共生的灵魂居

所融为一体的美好愿景。

再如《穿越漫长的峡谷》，诗中“漫长的峡谷”无

疑是倮伍拉且诗歌中的一个极为典型的自然风物

意象，“漫长的峡谷”代表着“漫漫的人生”。诗人认

为生命的初衷就是为了见证死亡，途中经历的丰富

美景和际遇并不能阻挡生命离去的脚步，这是一种

看破生命本质后的洒脱和从容，懂得及时行乐的重

要性与非必要性。这是诗人在激发了对生命的感

慨、对死亡的敬礼以及对灵魂的归宿后，对生命存

在的意义与生死轮回的哲思。

倮伍拉且在《生命的骨头·自序》中写到：“探索

诗歌便是探索生命。探索生命便是探索诗歌。”倮

伍拉且将生命看作是人与自然沟通交流的桥梁，借

探索生命为由，论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并将

磅礴的生命意识书于纸上。他的诗歌创作服务于

对生态整体性的执着追求，同时也反映诗人主客相

容，物我一体的自然美学观，并借以寄托对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想。

二、民族精神的延续与反思

当代文坛，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大凉山彝

族形成了与主流文化相对应的边缘文化。正如丹

纳提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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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3］彝族诗歌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彝

族独有的民族精神。倮伍拉且理解的民族精神不

但包括彝族的精神内核，还包含其蕴藏深厚的文化

底蕴。倮伍拉且的诗歌创作不仅体现了相较于主

流文化环境中生长出的祖先文明，而有更加粗犷的

彝族先天形成的祖先崇拜，同时在此基础上，自觉

运用母语文化背景，深入开掘彝族的民族天赋，触

及彝族人文生活的方方面面。倮伍拉且自觉认识

到彝族的精神异质，并自发地承担起守护本民族文

化的责任与传承民族精神的重担，同时反思在边缘

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意识碰撞中，把控母语文化同现

代语言技巧的融合程度。

倮伍拉且广泛运用民族图腾意象与人文生活

意象，配以少部分自然风物意象与动植物意象，力

图在诗歌领域营造浓厚的民族文化意蕴，以表达他

对民族精神深植彝族文化的血液中左右彝族活动

的深刻思量。诗人在彝族文化的活动中，印证其民

族精神的延续，斟酌其民族精神中对母语文化的再

运用。

诗歌《经文》中，“经文”是整首诗中最为重要的

人文生活意象，它是“不变的荞子”“不落的星辰”

“不朽的银子”。“经文”深深地印刻在彝族人“灵魂

的土壤里”，表达了诗人对母语文化的眷恋，对彝族

身份的自我认同。同时，“经文”也作为一种期许，

以全倮伍拉且对民族精神传承与发展的决心。

彝人与生俱来的对于唱歌的热爱，造就了他们

对音乐的敏感性，同时祖先崇拜的文化特质促使他

们形成强烈的英雄主义与战斗热情。如《大自然与

我们》中，“会唱歌的鸟”这一动物意象，鲜明地抒发

了诗人对彝族人天生擅长唱歌的自信，体现了彝人

洒脱不羁的性格。在《我所爱过的永远刻骨铭心》

里，“泉水般”的“音乐”萦绕彝人的身心，如空气、阳

光、水在生命中所占据的地位一样，这样的音乐是

自然的，未加工的，是任何乐器也无法比拟的。音

乐是彝人的天赋。又如《大自然与我们》，诗人将

“英雄的子弹”这一人文生活意象，赋予象征的意

义，“子弹”象征着彝人善斗慕勇的秉性与英雄的宿

命。同时将“一首歌”与“叙事诗”相对应，以“传唱”

为方式，展现“祖先的荣誉”。诗人表达的不仅从正

面抒发了自己的英雄情怀，还自发地呈现出对祖先

神勇果敢精神的自觉认同与敬仰，这是对彝人的民

族心理与审美内涵的揭示。

再如《带走病魔的雄鸡》，“雄鸡”作为一个民族

图腾意象存在，可以破除人间的病魔，带来真诚与

光耀。将图腾同民族社会情感符号相联系，根本上

是一种祖先崇拜的表现，同时也让接受客体感受到

彝人对审美对象的选择范围触及彝人生活的方方

面面，与同期诗人涉及的“酒具”“火把节”“索玛花”

“竹管”等意象一样，不可避免地成为诗人表达情

感，抒发审美情趣的媒介。

倮伍拉且在展现民族精神，体悟民族审美内涵

与审美情趣，抒发思想感情上有一套相对完善的创

作机制，同时他对母语文化的再运用与再创新进行

了深入探究。诗人不是将母语简单翻译，而是利用

母语与意识形态的相互碰撞，借表述技巧与方式为

手段，使接受客体感知两种文化在精神层面共振。

他清楚地认知到简单的文字操纵，无法使民族精神

真正被接受客体理解吸收，只能另辟蹊径深化对文

字的精炼性与故事的深刻性，挖掘彝族文化精神，

重新建构彝族特有的文化精髓与精神异质。诗人

认为只有真正透彻本民族文化，并参看其他文学的

表述技巧，才能使彝族诗学自然化，与彝汉两族思

想共通化。

三、传统与现实的割裂与统一

大凉山彝族的传统文化是围绕封闭式地域形

成的地缘文化，先天带有文化凝滞性，其特点在于

文化本身的厚重感、稳定性与凝聚力，与时刻变化

运转的客观现实相矛盾。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

程的加快，城市文明的快速发展，不仅生态坏境遭

到破坏，传统彝族文化也遭遇严重入侵。对传统文

化与现代文明间的相互冲突，艾森斯塔特提出：“我

们在当代世界见证的是多元现代性的发展——这

种多元现代性的发展，无一不总是和平的，确实经

常充满了对抗。”［4］事实证明：新时期文明间的磨合

对抗是常态，倮伍拉且深刻理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加速背景下，觉察到彝族传统文化同客观

现实的矛盾冲突与侵染碰撞，并试图寻求二者的和

谐统一，找到能够让彝族文化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

的出路。

在风风火火的现代化改革洪流中，倮伍拉且将

视角移向彝族传统文化同客观现实的冲突矛盾上，

理智思考城市文明带来的喧嚣与苦痛，生态破坏引

起的忧虑，以及潜藏在每个彝族人民意识深处对于

传统文化逐渐为人所遗忘和消逝的深切震痛。同

时，倮伍拉且运用大量动植物意象和人文生活意

象，竭力将文化割裂与融合的痛楚与麻痹展示出

来，并找出传统文化在时代的洪流中传承延续的

方法。

在《我所爱过的永远刻骨铭心》中，“平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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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人文生活意象是人类欲望的象征，包括的意

象要素有：“迷宫般的楼群”“豪华的餐厅”“精美的

佳肴”“繁华的大街”“潮水般的人流”“斑斓的时装”

“汽车”以及最重要的“女人”，它们同“群山”的静谧

与生机盎然形成了鲜明对比，是物质世界繁华蜩沸

的映射。倮伍拉且运用大量前缀的形容词，还原出

以平原城市为代表的现代都市文明对古老的山地

文明的冲击。诗人在疯狂迷恋颓靡奢侈的物质世

界之后，清醒地意识到两种文明在意识形态上的斗

争日益激化，现阶段无法出现将二者平衡统一的局

面。《荒原上没有狼》中，诗人笔触犀利地剖析动物

意象“荒原上的狼”在进驻城市后“人性”的异化。

他站在彝人的角度，清醒地觉察到在两种文明的相

互碰撞下，彝人所经历的诱惑与考验。同时诗人发

现人心的失衡、焦虑在城市与山地融合打磨之间逐

步深化，二元对立的局面难以打破。

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带来隐忧不止意识形态上

对两种文明的割裂，同时还带来了难以挽回的生态

破坏与文化消亡。《溪苏河里鱼》诗中，倮伍拉且用

浅白的语句将“溪苏河里鱼”之于“溪苏河水”，以及

“人类”之于“地球”的关系相对应，笔触果断地道出

两组关系的约等性。“溪苏河里鱼”作为典型的动物

意象，象征的不仅是人类，同时它成为诗人论述人

类行动轨迹与规律对地球环境破坏的落脚点。人

类的行为活动不仅带来了“流光溢彩的房屋”，随之

而来的还有对环境的破坏，生态链的侵吞。

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山地居民人口涌入平

原城市，传统文化逐渐为人所遗忘。《遗失的词》中，

“词”作为一种人文生活意象正在逐步地消失，不仅

仅是一些“树木”“动物”的消失，还连带引发一些

“声音”的消失，这不只是象征生态链的断层，还标

志着传统文化日益走向末知的深渊。倮伍拉且在

诗歌创作中意识到文化断层导致民族认知差异的

歪曲与误解，见诸于“遗失在口腔”这样情感与记忆

的淡化成为具有全球性质的通病。

倮伍拉且的诗歌贯彻辛辣的艺术风格与热切

的创作态度，树立文化自救的旗帜，企图探索出彝

族传统文化新的前进路线，抵制平原现代文明的恶

性侵略，重新进行诗艺哲思的再创造，建构彝族传

统文化的精神家园。《大自然与我们》中，“桃林”是

诗人诗歌中植物意象构成的精神家园，他企图利用

自然联结城市与山地，将生态系统重新纳入空间记

忆与情感烙印中，沟通起精神世界同物质世界的桥

梁，尽可能同化现代文明与彝族传统文化的盈余交

错部位。

诗人实际上并不排斥两种文明的再深入交流，

但对过分沉醉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物质世界持观望

态度，对于全球性的传统文化遗忘，也秉持着一颗

忧患之心。诗人也希望在正常文化交流的过程中，

摸索出适合二元对立文化乃至多元文化互动、交洽

的正确道路，并找到精神世界抵御物质世界冲刷的

最优解，努力把握民族传统与客观现实友好相处的

平衡点与落脚点，体悟只有二者和谐统一，才是民

族传统文化绽放于世的最好出路。

四、对故土家园的眷恋

随着新世纪经济快速发展，信息流动呈现高效

性、广泛性，同时形成具备文化交流国际化特点的

全球化语境。频繁的文化交流带来的不仅是民族

文学的提纯和进步，随之而来的还有多元化意识形

态的冲击。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诗人的天职是还

乡。”［5］面对这样的挑战，倮伍拉且自觉突出地域特

色以抗击无意识地世界范围性的文化侵染，反对诗

歌乃至文学的产品化、工业化。故乡，成为一个诗

人迅速站稳于各色作家群并由此脱颖而出的重要

方面。

对故乡的珍视和眷恋，体现在倮伍拉且对大凉

山无可保留的挚爱。大凉山，就是诗人充沛感情的

聚集地，是他作为彝人独有的行为准则和思想内涵

的具体表象。直观看待倮伍拉且对故乡家园的眷

恋，具体表现诗作中对大凉山的直抒胸臆，也善于

借景抒情式地联系与大凉山的息息相关的人事物，

同时确立故乡中家园对诗人自我救赎的意义。

倮伍拉且在创作诗歌《有刺的土地》时，直接抒

发出对大凉山深切的思念与热爱。诗中，自然风物

意象“有刺的土地”是故乡烙印在诗人心中的证明，

“刺”是寻根文化下对故乡的艺术书写，“刺”是“根”

牢牢牵连着诗人的情感，扎进比大海的深度还要深

的心底。《有刺的土地》是倮伍拉且内心深处对故乡

依恋、怀念的直性情感抒发，是诗人对自身情感归

属的感性剖析。而《大自然与我们》则更多的是使

用隐喻式、象征式写作手法，以及运用大量的自然

风物意象和动植物意象来描绘家乡的外在风貌轮

廓与内在情感内核。如：“我的老家，/我的故乡。我

的奶奶，/我的父亲和我，/出生的地方。有一棵梨

树，/与我一样，在太阳和月亮下遐想。……我的老

家，/我的故乡。有一棵梨树，/不是我父亲/为我种的

那棵。那棵梨树，/听说已经死去。/我说的这棵梨

树，/好像我的影子。/我在远方流浪，/它在我奶奶，

我父亲/和我出生的地方动荡”。作为植物意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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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树”象征着依恋故乡的“我”，“我”在远方流浪，

“梨树”则作为诗人陪伴在家人身旁。“梨树”的生长

是诗人一生的故事，从出生到恋爱再到结婚、得女，

最后远离家乡，“梨树”生长在诗人的故土，成为诗

人维系情感的纽带与联结家乡的媒介。倮伍拉且

用隐喻、象征的手法，巧妙借用“梨树”连接故乡的

人事物，融情于景饱含诗人依恋故乡的深切情思。

又如：“人人都要下马休息。回去的路上，在葡萄泉

边。马要饮水，人也要饮，不管渴不渴。/经过温泉

的时候，/已洗净身上的肮脏，现在，/葡萄泉，/使你的

灵魂，/泉水一样清亮。……/人人都须饮水，在十字

路口，/葡萄泉边。/不是祖先遗下的规矩，/不是大凉

山生活的禁忌。/泉水清清亮亮，/指给你，/回家的

路。……/人人都要回家。我们的家谁都没有见过。

它真实的耸立在/每个人的脚下，/路的尽头。”诗人

赋予故土家园以新的功能意义，隐蔽在大凉山中的

“葡萄泉”能洗涤世间一切脏污，无论肉体抑或是心

灵。“葡萄泉”隐喻诗人的精神家园，人人都要回到

“葡萄泉边”，畅饮泉水，将罪恶与污秽抵挡于门外。

大凉山是彝人生命经历一切风雨大浪后，对照人生

的明镜。该诗运用略带有奇幻色彩的诗意想象，风

格神秘安宁。大凉山不仅是倮伍拉且茂盛情感的

归属地，更是倮伍拉且心灵回归一片柔软干净的

来源。

故乡，作为诗歌创作的一大经典热门的母题，

来自边缘文化的彝族诗人倮伍拉且在进行诗歌创

作时逃不开对大凉山的艺术探索。诗人极力强化

自身创作风格的地缘性，具象化深藏于彝人潜意识

深处对故土家园的情感依赖，并将其铸造为彝人精

神的伊甸园。

五、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20世纪 80年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

多元文化的交流产生，随之而来的还有思想解放与

更新。相较于这个时期的彝族女性诗人群不可抑

制的女性意识觉醒，以及大量女性文学的产生，大

多彝族男性诗人对女性意象的刻画则少了些许命

运斗争的主体性与参与感。倮伍拉且也有这一通

病，诗人的笔下无疑存在一组十分璀璨的人物意象

——女性意象，女性意象贯穿于诗人写作的始终。

诗人描绘的女性形象怀揣纯净自由的心灵，在命运

的磋磨下沉默忍耐。她们趋于神圣，却又饱经磨

难，是诗人家庭与情爱的化身。但倮伍拉且诗歌中

描述主体的男性化，使得女性只能占据第二三人

称，成为故事的配角，理性有余却空洞缺乏落实感。

倮伍拉且的诗歌创作重点描绘了母亲意象、爱

人意象以及总体女性意象。这些意象的身份转换，

形成极具命运轮回宿命感的戏剧化故事结构与诗

意范畴。诗《女人》中，他对女性意象的品格和风致

进行了深入剖析，“女人”如同神灵一般富有神性，

以包容的态度看待世间一切，全知全能；却又如同

弱小者，忍耐命运给予自己的不公，默然隐秘。“女

人”在生活的框架里转换社会身份，以爱情为媒介

进行第一次社会角色的转化——爱人，后又生育孩

子来达到第二次社会角色的转换——母亲。爱人

和母亲社会身份的交接和确立促使女性耽于情爱、

回归家庭。倮伍拉且笔下的女性形象总是依照时

间顺序演进预先注定好的进程，她们拥有无穷的力

量，但不愿抗争，伟大却又疯狂。

当女性意象的社会角色转向爱人时，女性所有

的天真烂漫、纯净灵动的特质都显现出来。在《我

所爱过的永远刻骨铭心》中，当倮伍拉且刻画爱人

意象时，女性身上遭受的所有不公和坎坷仿若都减

轻消泯，她拥有如同“白云”一样自由的灵魂，生命

轮回的苦痛在这一刻仿若都弱化了。在诗人的诗

歌世界里，爱人象征着他热烈的爱与忠贞的灵魂。

在《大自然与我们》中：“撑着黄色油布伞的我

的母亲。黄色的太阳下，蘑菇一样的黄色的油布伞

下，我的母亲，轻轻唱忧郁的情歌。她脸上洋溢着

圣洁的光芒。情和爱在向她召唤。梦想中的海洋

闪烁宁静而柔美的波光。”母亲意象拥有圣洁的品

格，为诗人携来感受情和爱的能力。而细心刻画的

神圣母亲意象背后，是身份转换的无奈感和宿命

感。如《母亲》：“我懂得用深情的目光/凝视你的时

候/我的母亲/你满面皱纹/白发苍苍//许多人常对我

说/你年轻时非常漂亮/那个时候/你是你父亲的女

儿/你是我父亲的新娘。”目光所及处皆是女性在年

华流逝后，对子女疯狂的热爱，命里诸多的苦痛在

面对孩子时都化为病态的保护欲。这是诗人对母

亲这一伟大意象的依恋与怀念，却也是对其命运不

争的感慨和怜惜。

倮伍拉且诗歌创作中的女性意象同这一时期

的彝族诗人笔下的女性意象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诗

人运用极富感性的表达手法，歌颂女性的伟大；后

又转用理智的艺术思维勾勒女性在遭受命运嗟磨

时，忍耐抑制的感慨。诗人在觉察到女性命运坎坷

时，行动和思想间产生的撕裂感，也育成区别于其

他诗人的诗意风格。正如《大自然与我们》中描绘

的：“梳理头发啊，就要出嫁的姑娘。去唱歌去跳舞

的姑娘呵，/干干净净的衣裙，/背在背上。/未来的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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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和痛苦，妻子的眼泪和母亲的重负，是梳不去

的。/只把头发梳得黑黑亮亮，/只把头发梳得整整

齐齐 。/只梳出一个，/能够承受一切的媳妇。”

倮伍拉且对女性意象的描摹做到了丝丝入扣，

女性一生的重大遭遇都能在他笔下显现反映，宿命

论的悲剧色彩在他的思想内涵与美学追求中体现

得淋漓尽致。但由于诗人性别的差异性，导致在诗

人的诗歌创作中作为事件发生的主体——女性，往

往只能以第三方的形式出现，同时成为被叙述主

体，也因此不足以让他明确被叙述主体的内在

需求。

六、对人性复杂的正视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

日益提高。与物质世界的繁荣相较而言的，精神生

活的贫瘠与道德修养的降层是其最为引人注目的

问题。当主流文化因外来文化的侵蚀浸润而日渐

功利时，在边缘地区独自发育的彝族文化则显露出

其社会心理的自觉性与价值观念的质朴性。彝族

文化中对道德品质的倾向是符合主流文化价值观

要求的驱恶扬善，其民族性格表现为爱憎分明，颇

具有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活

动。同时彝人受到潜意识审美范畴的影响，对秉性

的变化和善恶的转化有着朴素而独特的价值取向。

正如休谟认为：“心灵在发生知觉时，必须由某种开

始；而且印象既然先行于其相应的观念，所以必然

有某些印象是不经过任何介绍而出现于灵魂中

的。”［6］人性的价值观取向是先天的，彝人对善恶的

判断和倾向是与生俱来的天赋。

倮伍拉且在进行诗歌创作时，融入了彝族文化

中对个体人格的两面性和集体取向的自觉性，以及

人性立场的动态转化。《大自然与我们》中，“直到一

个老兽医治好了我的腿。/那个老兽医有雪白的胡

须，/他会讲彝语。/他治好过许多马匹的断腿。/后
来，他死了，/按照他的要求，/彝人们为他举行了艺

人的葬礼”。“老兽医”这一人物意象，默默奉献，不

仅将善心进行到底，还收获了彝人的友谊。倮伍拉

且并未直白地赞颂老兽医的善良与大爱，而是将对

老兽医的感激与怀念刻入诗中，让接受客体主动感

受、体会。

又如《怀着咒语生活》诗里，“咒语”作为人文生

活意象，它在彝人的历史与生活中经常出现。“咒

语”有好有坏，这里显然有诅咒之意。此处的“咒

语”象征着人类的野心、贪婪和绝望。怀着“咒语”

生活的人最终只会伤人害己，处处受挫，看不到希

望的光亮。这首诗中，倮伍拉且言辞犀利地表达了

彝人对人性恶欲的鄙视与排斥，肯定了彝人对人性

品质恶劣不端带来的心灵上消极性和否定性的厌

恶嫌弃的态度。

倮伍拉且操作彝族文化中对引起人性变化的

动态触发条件的畅想，与善恶转化的审美实践，进

行了一次诗域探索。《绵羊之眼》中，“绵羊之眼”是

倮伍拉且诗歌中关于彝族文化里典型的民族图腾

意象，它是善良、真诚与美丽的化身。美好品质与

丑恶行径可以相互转化，存在“绵羊之眼”时，彝人

拥有最美好的人性品格，而一旦失去，彝人就会沦

为罪恶的帮凶。从诗人的审美追求出发，若要与邪

恶共舞，必须抛弃“绵羊之眼”代表的彝人优秀民族

品格，恶与善、丑与美的交易代价之惨烈，由罪恶反

衬善良才更显得其珍贵。

倮伍拉且创作的诗歌中对人性多面化的探讨

深刻而强烈，并借以犀利辛辣的笔锋道出彝族文化

内在的价值观与审美趣味。这是诗人对诗歌审美

空间的建构，也是对诗歌意境的遐思，更是对诗歌

哲学精神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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